
离开琴弦的音乐

——记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周德叶

本报记者许开德

提起周德叶这个名字，相信《北海日报》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自 1991 年
以来先后在《北海日报》发表有关文物保护和介绍的文章 40 余篇，并且连续两年获《北
海日报》优秀通讯员称号。

或许你会觉得他是什么文人或作家，其实在写作这个领域里他不过是一个双鬓斑
白的“小学生”。

他生于 1941 年，地道的北海人。20 岁那年考入了当时中国南部的最高音乐学府—
—广州音乐专科学校。1964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南通什自治州歌舞团。在当时他和分
赴祖国各地的其他青年学子一样，胸怀大志，一腔热血，对专业充满信心，对前途充
满希望。然而理想不等于现实。在海南的九年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仅
在音乐上一无所成，而且还浪费了他最为珍贵的青春年华。1973 年，他在一片迷茫中
重返故乡，先后在北海市文工团、北海一中和北海轻音乐团（市歌舞团的前身）工作
了十二个年头，对推动北海的文艺工作和音乐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上的事总是阴差阳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从 1986 年参
加北海市文物清查保护小组到 1989 年正式上任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所长，虽然只有三年
的时间，却改变了他前半生追求的方向，开始在他人生道路的另一个领域里艰难探索。

搞文物他是个外行，可又到哪里去找内行呢？在许多人的眼里，只有像北京的故
宫、八达岭，西安的碑林、兵马俑之类的名胜古迹才算是文物，北海只不过是一个刚
开发的小城，何来文物？然而在几年的文物工作中，他发现北海不仅拥有众多的文物
古迹，而且具有与众不同、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这对帮助人们了解北海历史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全面完整地清理和保护北海的文物，他上合浦、下涠洲，日夜兼
程，风雨无阻。从一砖一瓦、一碑一石到天主堂、八角楼，几乎跑遍了北海市区及郊
区的每一块土地。几年下来，他所搜集和整理的文物资料囊括了北海历史发展的方方
面面，并且在他的努力下公布了 19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使北海的文物得到了有效保
护。1992 年，他又带着 3名助手用了半年时间对北海 25 件文物建筑按照 1/50 的比例进
行了全方位的原样复制，并命名为“历史的见证”，将其陈列于普度震宫内，成为北海
唯一的“文物博物馆”，为关心北海文物、了解北海历史的人提供了最为珍贵和完整的
形象资料。

他说：“作为北海人就必须了解北海的历史。一个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关心的民
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为了提高人们对保护文物重要性的认识，他又开始把宣传文物、



介绍文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1991 年底，北海驻军 78 分队在拓建操场时发现了
一块刻有“龙气起冠头”的石碑，据考证该石碑是我市著名古庙“王龙岩”楹联的下
联，是我市失而复得的一块珍贵碑石。于是他当即写了一篇全文仅有 300 字的消息，发
表在 1991 年 12 月 30 日《北海日报》第三版；随后他又写了一篇题为《从“王龙岩”
碑文发掘想起》的文章，引起了北海日报编辑的重视。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成了
《北海日报》“珠城史话”栏目的专栏供稿人。

他说：“搞文物难，搞写作更难！”但他前半生的奋斗经历告诉他，世上没有不可
为的事，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那个毅力和勇气。他还说，“俄罗斯民族音乐家格林卡曾
说过：‘创造音乐的是人民，而我们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我所写的有
关北海历史文物的文章也只不过像格林卡所说的那样，只是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文
字资料和今人撰写的一些文章根据我的构思和调查编成文章而已。”

尽管他写一篇四五百字的稿件往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但他从不把它当作负担。
每次写完稿后首先交给自己的女儿抄写，然后再送给他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陈明琇修改，
从用词用字到语法逻辑从不马虎。最后再将修改稿用正规稿纸一格一字、一笔一划地
抄下来送到编辑部。文章见报后，他再拿出抄写稿逐字逐句地进行对照，寻找编辑改
稿的规律和自己在撰写稿件时出现的不当。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拿出 5个包装完全相同
的卷宗袋，上面分别标有《初稿》、《修改稿》、《投稿底稿》、《发稿剪辑》和《北海日
报原版报样》，这是他私人档案的一部分，里面完整地记录了他在写作道路上的艰难历
程和在文物宣传方面一丝不苟的奋斗精神。

(1995 年 4 月 9 日《北海日报》)




